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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西兰南极考察队
,

是我国第一位踏上南极土

地的女性
。

这次去南极是
“

二进宫
” 。

杨锦
,

一位

小巧
、

精干的上海人
,

是上海华东建筑设计院的

高级工程师
,

长城站马上要建的综合库和食品

库就是她设计的
,

这次来
,

就是负责这两个新

建筑的施工
。

李金兰是南极办的会计
,

是船上

的
“

财神
” 。

而我则是全船年龄最大的人士
。

�� 月 � � 日清晨
,

码头上人来人往
,

热闹非

凡
。

这是我们的船起航的日子
。

南极办的郭棍

主任和北京来的其他领导以及一些 队员的家

属都来为我们送行
。

螃山啤酒厂派来了锣鼓

队
,

抬来了成箱的啤酒
,

一 队年轻的姑娘各个

手托着上面布满红枣 的特大馒头款步走来
,

几

个壮小伙子吃力地把冰冻的
、

好似趴在地上 的

两头大肥猪抬到船上
,

这令我好生奇怪
。

后来

才得知
,

这是 山东人 的风俗
,

枣馒头的寓意是
“

圆圆满满
,

早早归来
” ,

那两头 四只蹄子趴在

地上 的猪
,

贝��象征着
“

四平八稳
” ,

这真是祖国

人民对我们的最好的祝愿啊
,
简短的仪式后

,

极地号起锚
,

缓缓地出发了
,

望着送行人员 的

身影逐渐变小
,

我有点心酸
,

勉强抑制住眼中的

泪水
,

暗暗发誓
�

祖国的亲人们
,

我绝不会辜负

你们对我的期望 ,

锚地 船航行了一天以后
,

我突然发现
,

船

怎么不走了呢 , 一 问
,

说是到了锚地
。

可锚地又

是什么 , 再向有航海经验的人请教
,

才对它有

了点粗浅的认识
。

原来远洋航行的船只
,

第一

天要停在锚地
,

说白了就是要在海上抛锚
,

检

查船的各个方面的运转是否正常
。

因为船在出

海前
,

都经过了大检修
,

经过一天航行的磨合
,

就可 以发现一些 以前尚未觉察到的机电方面

的问题
,

进行补救
。

此外
,

还可以发现有哪些该

带而没有带的物品
,

如果有必要的话
,

甚至可以

与陆上联系
,

派小船送了来
。

我觉得航海人 员

的这种严肃认真
、

一丝不苟
、

安全第一 的工作

制度
、

作风和工作态度是值得我们大家学 习

的
。

而且这很可能是航海家们世世代代积累下

来的宝贵经验
,

有些经验甚至是前人以生命为

代价换来的
。

在锚地
,

我们全船人员还开 了誓 师大会
,

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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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站
、

中山站和极地船各派一名代表发言表态
。

万万没想到
,

我们长城站的刘书燕站长让我代

表全站人员发言
。

他想 的可能是我的年龄最

大
,

有代表性
。

可他哪里知道我这个人凡是遇

到出头露面的事就往后躲
。

这次被
“

抓差
” ,

躲

也躲不过
,

只好硬着头皮上
。

我现买现卖
,

把到

了船上才听到的
“

南极精神
” � “

理想
、

纪律
、

科

学
、

求实
、

拼搏
”

提了出来
,

说我们决心发扬南极

精神
,

搞好科考
、

卸货�指运到站的食品
、

物品和

扩建用材 �和扩建任务
,

最后
,

我还说了
� “

让我

们之间多一份相互理解
,

多一份相互 关怀
,

为

了我们的南极事业共同努力吧 �
”

话虽有点老

套
,

但这确实是我的真心话
。

魏文良船长代表

极地号全体同志 的表态特别激动人心
,

他说
�

“

经过五次南极之行锻炼出来的全体极地号船

员
,

浑身上下流淌着咱们中华民族的热血
,

有

决心
、

有能力
、

有办法与考察队员一起完成中

国第九次南极考察任务
,

填补中国航海史上的

空 白
,

开创出新的业绩 �
”

他这里所说的空 白
,

指的就是一
“

船
”

两
“

站
”

环南极行
。

整个誓师

会使得每个队员都热血沸腾
。

巧避台风
,

难逃晕船关 我们的船起航

后
, ‘

�合逢 � � 号和 � � 号 台风先后在西北太平洋

活动
,

它们都要经过极地号船的预定航线
。

船

上 的气象人员根据收到的气象资料
,

对台风路

线进行了预测
,

认为 � � 号台风将对我船构成

严重 的威胁
。

船队领导对气象预报进行了认

真研究
。

有着丰富航海经验的魏文良船长于 ��

月 � 日机智
、

果断地决定
�

修改原定航线
,

避开

与台风正面交锋
。
�� 月 � 日我船完全脱离了台

风的威胁
,

绕到了台风的背后
。

后来从收到 的

外电得知
,

一艘外轮在台湾海峡与 � � 号 台风

相遇
,

被狂涛拦腰折断
。

听到这个消息
,

我不禁

想到
,

我们若是没有准确的气象预报和船长 的

英明指挥
,

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� 我们船上 的

气象组
,

真是有过硬 的本领
,

不仅这次巧避 台

风他们功不可没
,

后来船到南纬 � � 度左右时
,

他们也是和
“

气团
”

斗智斗勇
,

在全体船员的配

合下
,

使我们轻松地过了通常船只最怕过的西

风带
。

说到改变预定航线
,

那可不是一件轻松

的事
。

因为这次我船走的是一条新航线
,

它是

经过近两年的设计
、

反复讨论
、

答辩等等
,

才得

到上级领导批准的航线
。

临时改变它
,

万一 出

了事
,

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, 可如果不改
,

台风又

步步进逼
。

在这两难的紧急关头
,

我们的魏船

长凭着他过硬的航海本领和强烈的责任感
,

毅

然决然地担起了这副沉重 的担子
,

做了局部改

变航线的决定
。

当然了
,

船上的党委以集体的

智慧支持他的决定
,

也是重要原 因
。

可毕竟具

体怎样更改航线
,

而且要保证安全
,

是离不开

他的丰富的航海知识和经验的
。

我在魏船长那

里看到了一位智勇双全的航海家形象
,

整个极

地号的船员几年来在他的带领下
,

个个作风硬

朗
。

这真不愧是一个卓越的集体 ,

俗话说
,

躲得过初一
,

躲不过十五
。

改变航

线后 的我船虽然距离 �� 号 台风中心 已远隔七

百海里
,

但船还是经受 了七极大风
,

涌浪高达

�
�

� 米
,

船左右摇摆 �� 度
,

很多人
,

甚至包括部

分船员
,

都有不同程度的晕船
。

到餐厅吃饭的

人大幅度地减少
,

餐厅里空荡荡的
,

惟见那盛

有大半桶汤的不锈钢汤桶
,

寂寞地在甲板上不

断地大幅度来回滑动
。

船上的领导分头劝大家

无论如何要吃点东西
,

即便是刚刚呕吐过
,

还是

要吃点
,

因为如果 胃是空的
,

那么就要吐胃液
、

胆汁
,

最严重的甚至吐血
。

真令人难以想象
,

平时吃香喷喷的饭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
,

可那

时
,

吞下一 口 饭却需要极大的毅力才行
。

随着

时间的推移
,

我们也都逐渐摸出一些门道
,

那

就是少许吃一点
,

平躺着
,

或听听音乐
,

玩玩棋

牌
,

分散一下精力
,

减轻不适感
。

也有极少数人

不晕船
,

如杨锦�我们叫她杨工 �
。

她到处走走
,

然后带回一些新闻和笑话
,

说给我们听
。

其中

最有趣 的据说是第一 次南极考察队队员编的

晕船顺 口溜
,

那就是
�

一声不吭
,

两眼无神
,

三

餐不思
,

四肢无力
,

五脏翻腾
,

六神无主
,

七上

八下
,

久卧不起
,

实在难受
。

大伙听到后大为赞

赏
,

觉得这的确是经典之作
。

�� 月 � 日以后台风影响明显减轻
,

餐厅里

又恢复 了往 日的欢快气氛
。

船上开始 了各种学

术报告
,

文体比赛也逐渐开展起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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